
 

简直是在倾听他人——为哲学家伽达默尔逝世而作 

[德]K．伏拉施／文 邓安庆／译 

已经得到消息，哲学家H．G．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逝世了。他于1900年 2月11日生于
马堡，2002年3月13日在海德堡去世，一个超常的生命完结了。他的学生以及与他们相连的国际
文学界向这位令人敬佩的德国哲学最后的伟人鞠躬。这不是提出一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数十年
来，从这个时代德国最富影响力的哲学家身上产生出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于今已经耗尽了。
无人能够通观这种成就，但是，某人今天要说，伽达默尔，这是他的世纪，在思想中把握的世
纪。这首先意味着，他直接地结识了一切关键的思想流派，在其中工作并检验它们。借助于这些
流派，他找到了他的思想道路。这路始于马堡的新康德主义。伽达默尔总是处在一个显赫的运动
将哲学思想者迷住的地方。他曾在弗赖堡胡塞尔那里，又同海德格尔在马堡，继而再与海德格尔
在弗赖堡。他明智地以地方精神立身，并把它与时代潮流相连，而不是屈服于它们。他曾是一个
理智的马堡新康德主义者，当他1937年在马堡成为教授，1939年受聘于莱比锡时，他是个言行谨
慎的人，一个理智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 
战后他首次成为莱比锡大学的校长，那时人们依据他所说的话，把他称作理智的马克思主义者，
或者是亲社会主义者，1949年后，他任教于海德堡，是理智的海德格尔主义者。“理智的”
(moderat)在这里不是指“随机应变”(angepasst适应)。伽达默尔总是规定自己 
的尺度，一个个体思想者，在一个危险的、多变的时代，他想走多远。他经历了20世纪的极大危
险，但没有在这些危险面前束手无策。只有认清了这个世纪面目的人，才能估量，这到底叫做什
么。他的传记作者让·格仑丁(Jean Grondin)[此人著有《走近伽达默尔)(Ein- fuehrung zu 
Gadamer)，Tuebingen，Mohr，2000版——译注]证明他的清白并认为，伽达默尔自从1934年以来
不得不采取“自保的法则”，但走得太远了。第一，对于人来说，并没有这种法则，第二，哲学
家们并不认为有这种必要。 
精力充沛、在思想时固持己见、不屈不挠、见解根深蒂固是此人的标记。柏拉图把哲学规定为学
习死亡(Sterbenlernen)，伽达默尔则表现了一个关于哲学的新的生活概念，一个在经历百年死
的险境当中的生活概念：哲学就是学习活下去(Philosophieren als Ueberlebenlernen)。这里
所蕴涵的独见，前无古人，简直是此人纪念碑式的意义。第二个性格特点在于，他的谈话能力简
直是独一无二的。他不仅是在谈话中吐露其哲学的精髓，他就是活在谈话中。他作为谈话者而活
着。直至高龄，他对谈话对手也有着准确的映像，他不会忘记他的兴趣和经历。他把握着他说过
的话， 目光注视着他的听众。这使他成为令人不能忘怀的说话伙伴：他随意地谈论复杂的事
情，但他看着他的听众，随时会注意到，他还有什么需要再作说明。他的演讲报告也都具有这种
对话的特征。 
在上个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中，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杰出的教师，通过他言谈的社会性，通过对主
题的选择，吸引着具有极高天赋的年轻人。然而，他的伟大在于，他让他们自由。他引导他们达
到自己的思想方式，而不是他的思想方式。他的哲学不是什么人们所能学到的东西。人们必须与
他一起进行哲学思考，并且被推动着从他那里，走向其自己的道路。20世纪没有哪个哲学家像伽
达默尔这样，拥有如此众多、如此独创性的学生。 
伽达默尔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风格。他的论题从苏格拉底到保尔·策兰(Paul Celan)，从阐释斯特
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s)直到健康问题。他拥有最好的方法造诣，这是人们在1933年之前
的德国，亦即在古典哲学中所能获得的东西。这使他获得了超常的优势。他能够轻松地放弃具有
考证癖好的宏大活动。他熟知他所谈论的文本。 
谈论伽达默尔的人，不可避免地把他与他的老师海德格尔联系起来。这种比较通常都有吸引力，
但并不总是有利于伽达默尔。他们之间有接近的地方，但这种接近常常被过分夸大。海德格尔责
备欧洲哲学遗忘了存在，而伽达默尔则把传统赞誉为真理的条件。这是两种不同的哲学生长点：
同相反的、对抗的海德格尔相比，伽达默尔是亲传统的，简直是古典的。海德格尔与尼采一起捣
毁了欧洲教养的法则，而伽达默尔明显地在重建它。他与他所思想的“古典作家”一起生活。他
不相信，通过本义的建构能找到比对他们的解释更深层的东西。所以，他一再地返回到古典作



家，返回到柏拉图，返回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返回到康德、黑格尔和狄尔泰。 
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代表两种不同的思想和风格。把伽达默尔的语言与海德格尔比较：在这里没
有毁坏形式的雕凿，没有对语音甚至语源学的过高要求，没有半神学的庆典，没有“预示”
(Kuenden)，而是探究性的，“被形成的”(gebildete)话语。一切极端的措辞风格，一切对反思
的过高要求，伽达默尔出于社会性的考虑而避免了。伽达默尔所写的，许多非研究人员也能理
解。他开辟了新的媒介。他在报纸上，在广播里，甚至也出现在电视中。他当了40年的哲学家。
1960年《真理与方法》出版，首先只是在专业圈子内受到关注。只有到后来，特别是在海德格尔
1976年死后，及其同哈贝马斯的论战后，伽达默尔才在所有媒体 
里说话。当时这是一件新鲜事。为了照顾听众他会讲得特别简单明了。这也导致了他超常的广泛
影响，尤其是在日尔曼语言文学和神学家那里。专业哲学家有时也抱怨过他的这种演讲。 
因为回避了一切麻烦(Sperrige)和一切焦点(Zugespltzte)，所以人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
感谢他的。 
他的这种哲学思想方式不仅容忍，而且要求对于每次的听众变换主题，同时采取短论的形式。在
每个头脑中反思过的东西，又以新的方式使其展现出来，就是靠着这种意识存在的。因此，他并
不怀疑短论的形式。人们可以说出什么是这种反思的精髓：伽达默尔的哲学导致把真理放到艺
术、历史和哲学中去经验，然而，它只在科学方法论的彼岸。在认知真理时，把认知者自己的存
在牵扯进去了，并且这一过程与任何科学学科不搭界。所以，把握真理必然要理解我们总是已经
存在于其中的传统(Ueberlieferung)，不可能真的存在与任何先见(Vorurteilen)无关的理解。
但是，这样来挽救先见的名誉，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平静而舒适地让我们自己呆在先见中。所有
知识的出发点在于要超越先见。只是，我们必须知道，超越先见的过程是有限的和历史的，我们
也就决不可能总揽和操纵这一过程的全局。作为理解者，我们总是已经被牵涉到一个真理生成的
事件中(Wahrheitsgeschehen)。 
有时显得好像伽达默尔并没有作出什么令人瞩目的成就，把他的思想称作“Hermeneu- tik”(解
释学)。这个题目早就被用烂了，但今天看起来，似乎伽达默尔卓有成效地塑造了它的新意。
“Hermeneutik”作为普遍的解释学(Auslegenslehre)这一古老的含义已经消失了。伽达默尔贯
彻的是，“Hermeneutik”意味着一种思想，把语言和理解看作是存在和认识的普遍模式。 
他教导人们，一同思想真正的历史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他坚持把传统看作是对我说过什
么的东西。因此，曾经存在的东西并不简单地就是他物。但伽达默尔也还是只能更简单地为
Hermeneutik下定义。他称它为单纯倾听他人(Anderen更多地是指历史传统——译注)意见的能
力，他人是能够拥有这种权利的。 
这种姿态模模糊糊地把人们从他那里尽可能地引诱到过去。“实证主义”和所有的“验证”似乎
“被克服了”，每个独断的输入显得不可避免，因而也是许可的。释义学的这种意识导致了对哲
学家、日尔曼学家和神学家历史知识的讨厌的捣毁。 
没有人要伽达默尔为此负责，但他留下了讨论的题材，几十年来他的哲学生活就已经是在这样的
活动中，不只是在德国。这也是伽达默尔与众不同的优势：他在意大利，在美国，就像在家里一
样。他是那波利的荣誉公民，罗马科学院1995年授予他深受崇敬的菲尔特里奈利奖。(不过)在法
国，他没有同样的成效。这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法国知识界仍然滞留在萨特那里，这是错误的
看法。而在巴黎有福柯和德里达，他们陷于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既拥戴海德格尔又要走出海德格
尔。 
我们不再有经典作家(Klassiker)，伽达默尔也不曾是经典作家。但是，这也适合于文学。除托
马斯·曼和弗兰茨·卡夫卡外，还能把哪些作家看作是经典作家呢?伽达默尔具有他自己的、人
格的和媒体的伟大形象。他的死表现出哲学生活的重大转折。对伽达默尔的谈话还在继续，这也
是承认其伟大并尊敬死者的一种方式。 
(Kurt Flasch，“Einfach dem Anderen zuhoeren”，原载Berliner Zeitung feuilleton，
2002．3．15，55，责任编辑：张小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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